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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
*1

付洪良 曹永峰 于敏捷

（湖州师范学院商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更为紧迫，但动力不足。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显著，

探究其动力机制的形成演变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梳理了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演变，阐释了动力

作用机理，利用因子分析，发现政府推动力、经济拉动力和生态自觉力是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因子，

其中，政府是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外部推动力，经济利益是重要外在诱因，生态自觉力是内在动力且

其贡献率逐渐增强。最后总结了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动力机制并给出启示。

【关键词】：浙江；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动力机制；因子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07(2018)05-218-06

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将生

态文明建设推向新的高度。农村生态文明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长期以来，农村经济

粗放增长，农村自然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这成为农村农业加快发展的制约因素。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村生态建

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努力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乡村成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和样本。但目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

动力源稀缺，动力不足，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将难以持续推进。实践中，我国很多地区，政府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推动者

和出资人
[1-2]

，企业、社会公众和农民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生态自觉意识不强，如此，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难以取得良好效果
[3]
。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动力在哪里？动力的特征是什么？如何动态演变？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有关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文献较多，研究视角不尽相同。概括如下：一是阐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意义。崔晓莹

和李慧明
[4]
、李周

[5]
分析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强调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二是提出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方式与路径。黄正泉
[6]

探讨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与路径，赵明霞
[7]

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环境五个方面

构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王绍芳
[8]
认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科技，周航和李君

[9]
提出需要金融支持，雷勇

[10]
指

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作用要重新定位，应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组织的功能，林云飞
[11]

则认为政策与法律在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中有重要作用。三是构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机制。彭珊
[12]

以贵州为例，提出了生态文明投资体制、生态补偿机

制、环境保护政策扶持体系三个方面的动力机制。梁祥凤
[13]
以问题为导向，提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制度自信、机制健全、全球

视野以及依靠人民群众四个动力机制。吴守蓉和王华荣
[14]
、徐绍华等

[15]
倡导“政企学民”四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机制。

彭向刚和向俊杰
[2]

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有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和社会主导三种模式，并分析了每种模式的缺点，提出实行政府、

市场和社会三方协同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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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有关生态文明建设动力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视角探讨了动力源及其作用机制，但也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已有

研究中，有关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比较成功的经验总结以及实证目前并不多见；二是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动力及作用机制有

代表性的研究较少，仅有的几篇论文也只是一般性理论阐述，几乎没有涉及动力源的动态演进及实证分析。本文以浙江美丽乡

村为研究对象，分析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因演化，构建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因子分析法，

量化分析政府推动、经济利益及生态自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文章最后给出结论和启示。

2 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因演进

在过去十余年中，浙江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和农民的作用，自然生态环境极大改善，充分利用各

种资源，以农业为核心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已显成效，农家乐成为农村创业、就业以及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的特色亮点，生态

文明建设的自觉意识正逐渐形成，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逐渐实现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农村居民收入连续 32 年

位居全国各省区位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066 ：1，是全国城乡均衡发展最好的省份，美丽宜居示范村国家级试点和全国美

丽宜居示范村庄总量居全国首位（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浙江省农业厅网站），美丽乡村成为浙江农村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成果。

2.1 农村环境整治阶段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长期脱离生态环境保护，一方面农村经济增长、农民逐渐富裕，另一方面农村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成为

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因而，自 2003 年开始，浙江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行动，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

平又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全省对生态环境更加重视，此后，以环境整治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建设加

速，农村环境卫生得到极大改善。为了更深入地、更彻底地、全面地改善生态环境，2012 年政府推动“四边三化”工程，进一

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2014 年全面开展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等“五水共治”行动，提升水生态文明水平；

同年，又提出《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定》即建设“两美浙江”。以政府推动的农村环境整治，其

效果已经显现，农业生产污染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得到有效控制，并显著下降；农村生活污染通过集中处理得到显著改善；

工业对农村环境的污染被重视，并逐渐下降。在这一轮的环境整治中，浙江农村生态环境发生质的飞跃，天更蓝、水更清、山

更美，逐渐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

2.2 乡村生态休闲旅游发展阶段

浙江农家乐始于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和临安市太湖源镇白沙村，在一定程度上，农家乐就是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水平的标志。2005 年，全省第一次农家乐现场会在安吉召开，以农家乐为主体的乡村旅游进入了新的阶段，制定了以安吉县为

样本的全国第一个农家乐标准体系。十多年来，浙江省共创建了 1 100 多个农家乐集中村和特色村，农家乐经营户达 1.45 万

户，拥有各类休闲农庄 2 000 多个。当下，农家乐成为新兴的乡村旅游休闲形式，串联和延伸了农业产业链，在提升农村生态

环境的基础上，将农林牧渔业产业链中的加工、销售以及吃、住有效连接。此外，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集聚着以裸心谷为代表

的 60 多家洋家乐（数据来自浙江省农业厅），对引领社会资本进入乡村休闲旅游业起到积极作用，提升了浙江农村休闲旅游的

特色和档次。乡村休闲旅游以农家乐为主要内容，绿水青山和乡村风俗，是乡村旅游最优质的资源, 为农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这成为重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动因。

2.3 美丽乡村深化发展阶段

截至 2016 年，浙江美丽乡村建设分别以户、村和道路为对象，创建“一户一处景”的美丽庭院 43 万户，培育“一村一幅

画”的特色精品村 2 000 多个、打造“一路线即一风景”的美丽乡村风景线 300 多条，已经培养出特色精品村 300 个。美丽乡

村建设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和宜人的居住环境，而且还对其他乡村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在浙江广大农村中自发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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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域的美丽乡村建设正全面展开。为进一步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升浙江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浙江省制定了《浙江

省深化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2016—2020 年）》，该行动计划将在浙江农村实行全域规划、全域提升、全域建设、全域管理。

美丽乡村深化发展成为生态自觉提高的内在要求，通过深化美丽乡村建设，浙江农村生态环境全面提升，优良的农村生态环境

将成为吸引社会资本独特的资源禀赋，各类休闲旅游资金项目以及低碳绿色项目持续进驻，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进一步发展，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生活环境更为优越，农民、企业、政府乃至社会公众领悟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且这些

主体的生态意识将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增强，并自觉于行动。生态自觉意识因美丽乡村建设而逐渐增强，也将在美丽乡村深化发

展中起到巨大作用。

3 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机制分析

根据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演变的分析，发现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在不同时间段主要有政府推动力、经济

拉动力和生态自觉力等动力源。生态文明建设伊始，政府的推动力是至关重要的。经济拉动力是引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

而有效动力源，不讲经济利益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不可持续的，经济效益的产生是拉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原因。生态

自觉力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持久动力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更高阶段，也只有在广大农民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获得实惠和

有关生态文明制度逐渐形成的基础上，生态自觉才成为可能。在不同阶段，主要的动力源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首

先政府主导自然生态环境改善行动，农村生态环境成为市场卖点，产生以农家乐为核心的乡村休闲旅游，进而农民获得经济利

益和生活环境改善，农民肯定生态文明建设，从而自觉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生态自觉逐渐形成，最终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图 1）。在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中，三大动力产生叠加效应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3.1 政府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推动力

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比城镇更艰巨、更紧迫，农村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都不占优势，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却更

复杂、繁重，仅凭农民、乡村或者企业自身难以解决。已有的研究基本都认为，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中，政府应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源和关键性的外部推动力。要强调政府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责任，并准确定位角色，

特别是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起始阶段，政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各级政府资金投入，如浙江湖州美

丽乡村建设，政府对于评选出的美丽乡村由市、县区两级财政各支出 300 万元，这笔资金成为改造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的政府引

导性资金，既支持了美丽乡村的建设又起到带动示范效果。政府需要完善美丽乡村的水、电、公路、网络等基础设施，从而提

升美丽乡村的硬件条件；美丽乡村建设要具有持续生命力，需要累积生产要素，发展生产，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免税、给予用

地指标、优惠的水电价格等形式，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村，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资金、

人才和技术，还需要规划与相关制度，这就要求政府积极参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出台相应的制度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

航，制定乡村发展规划，完善村庄规划、产业规划、环境规划。总之，政府是推动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重要的外部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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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我国当前阶段，没有政府参与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不现实的。

3.2 经济利益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吸引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是市场主体追求的目标，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要具有吸引力，也需有利可图。农村生

态文明建设要求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尤其是人的生态意识转变，形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村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

发展模式。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将极大地缓解农业、农民和农村面临的压力，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而农民因受益

将支持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一个良性、动态的循环。因此，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保障农民有关利益，而且更要确保包

括农民在内的相关利益持续增长。经济利益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吸引力，受损或者无利可获必将导致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难以持续。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了农村的生态环境，促进农家乐、乡村休闲旅游等生态产业快速发展，也吸引了区域外的

社会资本和外资，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因为较早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浙江“三农问题”并没有像大多数省份

那样成为社会难题，而是形成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了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增长、村

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生态经济部门就业增加、村民多方面受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农村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3.3 生态自觉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向心力

生态自觉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最理想的动力。但当下和较长时期内，我国农村生态自觉意识仍较低，生态自觉在生态文明

建设中所起作用有限。因此，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初期阶段注定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然后不断促进生态意识的提升，最终

形成生态自觉力，这才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增强生态意识应该通过利益机制引导和宣传教育方式相结合，

不能唯利是图，更不能只讲精神而忽略物质利益，如此，生态意识的提高才有基础。一方面，要对农民进行必要的生态文明知

识教育，使生态文明理念默化于心、潜化于行；同时，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使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要让农民意识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可以改善生态环

境，而且还能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降低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当前，浙江农民已经懂得良好生态就是

财富，而且是源源不断的财富，已经深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在浙江的农村不是高高

在上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致富实践。浙江农民生态意识的提高直接源于良好的生态带来的经济利益，这进一步强化了农民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可，于是生态自觉意识在不知不觉中增强。

4 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因子分析

4.1 变量解释

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及相关理论，以浙江美丽乡村动因发展演变为基础，结合动力机制分析，将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

明建设的动力源归结为三类：一是政府推动力，解释了浙江美丽乡村建设中政府的功能作用以及参与程度；二是经济拉动力，

说明重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产生经济利益，也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诱因；三是生态自觉力，表明在农村生态文明建

设动力中，除了政府推动力和经济拉动力外，生态意识的提高，自觉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也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动力。

上述三大动力源构成了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机制，每个动力源由四个指标组成，合计为 12 个指标，分别以 X1，

X2，…，X12 表示（表 1）。政府推动力包括政府资金投入、政府引导生态建设的能力、政府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程度以及政府

完善基础设施的能力。其中，政府引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指政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而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信贷、税收、用

地、用水等优惠条件的力度；政府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程度指政府在村级发展规划、环境治理与提升等方面参与的紧密程度；

而政府完善基础设施的能力是指政府对农村水电路网络建设与保障的水平。

表 1 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动力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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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源 指标（年度） 符号

政府

推动力

政府的资金投入/万元 X1

政府引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 X2

政府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程度 X3

政府完善基础设施的能力 X4

经济

拉动力

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X5

人均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万元 X6

生态经济部门就业占比/% X7

生态经济收入占比/% X8

生态

自觉力

乡村绿色程度 X9

乡村整洁程度 X10

村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意愿水平 X11

乡村生产废弃物、污染物、废水的有效处理比例/% X12

经济拉动力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最直接的因素，经济动力主要源自收入与就业，由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生态经济收入占比以及生态经济部门就业占比四个指标组成。其中，生态经济收入占比是指村民收入中来源于

从事绿色、生态、环保等有关产业的收入比例，包括农家乐、农场、民宿以及绿色农业产业。生态经济部门就业占比是指村民

在生态经济部门就业占总就业量的比重。简单看，这些指标越大，经济拉动力越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就越足。

生态自觉力是在认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觉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和实践的动力，是生态文明建设最可

持续的支持力量。生态自觉力主要体现在农村生活、生产的绿色化程度以及村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意愿等方面，具体指标为乡村

绿色程度，乡村整洁程度，村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意愿水平及乡村生产废弃物、污染物、废水的有效处理比例四个指标。其中，

乡村绿色程度是指全村绿色、美化程度；乡村整洁程度用于说明农村的卫生水平，如垃圾专人集中处理等。

4.2 数据说明与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方法旨在利用降维的思想，在损失很少信息的前提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几个综合性指标即因子，从而实现在许

多变量中找出隐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并使因子具有命名解释性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因子分析法最常用的理论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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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 可用矩阵的形式表示为 Z=AF+U，其中 F 为因子，又因它们出现在每个原始变量的线性表达式中，而原始变量可以

用 Xj 表示，以 F 线性表示各个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分数 Zj，因此，F 因子又称为公共因子。因子可认为是高维空间中互相垂直的

m 个坐标轴，A 是因子载荷矩阵，αji（j=1, 2, …, n ；i=1, 2, …, m）为因子载荷，表示第 j 个原始变量在第 i 个因子上

的负荷。Zj 表示 m 维因子空间的向量，αji 表示坐标轴 Fi 上的投影，类似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U 为特殊

因子，均值为 0，表示不能被因子解释的部分，类似回归模型中的残差。

有关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动力机制的数据，涉及 12 个指标，样本范围是 2016 年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作协调小组办公室遴选出的 300 个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从中选取出 127 个美丽乡村为样本。湖州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科学论断的诞生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先行地，美丽乡村的发源地，湖州版的《美丽乡村建设指南》成为国家标准，为更

有效论证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动力机制，选取了全部入围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的 27 个美丽乡村。其余 10 个地市各随机选

取 10 个美丽乡村，合计 127 个美丽乡村。调查问卷通过农办系统以及实地调研完成，并将农经报表、部门统计数据、政府网

站公布数据以及调查问卷数据整合处理。

使用 SPSS19.0 软件进行因子分析，KMO 检验值为 0.662，巴特利球体检验统计量为 122.053 ；差异检验 F 值（df=68）为

显著，表明数据呈正态分布；sig 显著性概率（P 值）小于 0.000 1，两者均符合效度检验的标准，表明所选取的样本适合进行

因子分析（表 2）。

表 2 KMO 检验和 Bartlett 检验结果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662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22.053

df 68

P 值 0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选取特征根大于 1 的特征值作为主成分，方差最大法旋转后得到五个因子，其方差贡献率分

别为 24.412%、15.273%、12.013%、10.041% 和 9.055%，累积贡献率达 70.794%，表明因子分析效果是理想的。将这 5 个因子

作为主成分，其余成分包含的信息量较少，故忽略去（表 3）。

表 3 主成分因子提取与旋转结果

成
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

/%

累积

/%
合计

方差

/%

累积

/%
合计

方差

/%

累积

/%

1 2.929 24.412 24.412 2.929 24.412 24.412 2.873 23.938 23.938

2 1.833 15.273 39.685 1.833 15.273 39.685 1.754 14.617 3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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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442 12.013 51.698 1.442 12.013 51.698 1.455 12.124 50.679

4 1.205 10.041 61.739 1.205 10.041 61.739 1.286 10.718 61.397

5 1.087 9.055 70.794 1.087 9.055 70.794 1.128 9.397 70.794

6 0.866 7.215 78.009

7 0.782 6.521 84.529

8 0.574 4.785 89.314

9 0.526 4.383 93.698

10 0.361 3.009 96.707

11 0.282 2.351 99.058

12 0.113 0.942 100

表 4 显示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动力机制的五个公因子，公因子 1 与政府的资金投入、政府引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

政府完善基础设施的能力以及政府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程度关系紧密，可称为政府动力因子。公因子 2 与生态经济部门就业、

村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变量正相关，与乡村环境整洁程度负相关，动力效果不显著。公因子 3 主要与乡村生产废弃物、污染

物、废水的有效处理比例、村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意愿水平、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正相关，合称为综合动力因子。公因子 4 与

生态经济收入占比、村民人均集体收入相关度高，体现经济利益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称为经济动力因子。公因子 5 与乡村

绿色程度、人均村级集体经济、乡村整洁程度等指标正相关，合称为生态自觉力因子。

表 4 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动力机制五个公因子旋转成分矩阵

动力机

制指标

公因子

1 2 3 4 5

X1 0.934 0.038 0.105 0.028 0.046

X2 0.847 0.069 -0.123 -0.044 0.003

X3 0.508 0.331 -0.090 0.390 -0.157

X4 0.883 -0.104 0.015 0.101 0.037

X5 0.414 -0.031 0.637 -0.179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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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6 0.114 -0.458 0.150 0.486 0.499

X7 0.012 0.705 0.257 0.201 -0.088

X8 0.034 0.066 -0.020 0.880 -0.105

X9 0.010 0.102 -0.221 -0.150 0.798

X10 -0.102 -0.768 0.191 0.082 -0.108

X11 -0.121 0.560 0.485 0 0.395

X12 -0.188 0.037 0.778 0.096 -0.133

根据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对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因子进行综合评价，可建立五个主成分的评价模型（F1 ～ F5，

X1 ～ X12 不再是原始变量，而是标准正态变换后的变量），主成分表达式如下：

通过建立上述标准化的评价模型，可以得到各公因子与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分析表明，效果明显的动力因子有：政府动

力因子 F1、经济动力因子 F4、生态自觉动力因子 F5、综合动力因子 F3 以及动力不显著因子 F2，其中，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



9

设的政府动力因子的动力效果最为显著，变量 X1 ～ X6 对政府动力因子 F1 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即政府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投

入与参与以及农民收入与政府动力因子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综合动力因子的动力是政府推动力、经济拉动力和生态自觉力相互

作用的结果。

5 结论与启示

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领先于我国其他省份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其发展演变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是农村环境整

治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它使农村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提升和改善；二是农村生态休闲旅游发展阶段，农村

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农村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成为农村休闲旅游快速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由此为农村带来了巨大经济

利益，从而进一步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三是在经济利益的诱导和生态文明有关知识、理念的指导下，在有关法律法规约束

下，浙江农民的生态意识逐渐提高，生态成为一种财富，生态自觉力逐渐形成，也将进一步推动浙江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政府推动力、经济拉动力和生态自觉力共同作用，产生叠加效应促进浙江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在

当前阶段，政府推动力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对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经济拉动力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吸引

力，而生态自觉力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级阶段，当前所起作用有限。

得到的启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所处阶段不同，主要动力源也不尽相同，它们不是孤立地起作用，而是协同推进的。农村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准公共品的性质，政府是首要的推动力量，不仅要投入财政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引入社会资本，而且要直

接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任务，如制定有关规划与惩罚性和约束性的法规制度。农民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经济利益是诱发

农民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凸显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发展主线，重视农民短期和长期利益诉求，特别

是农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既有利益，这样，其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自觉性才能充分发挥。生态自觉不是空洞的口号，

而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最可持续的内生动力。它的形成不能依靠严苛的法律法规，而取决于实实在在的好处、主体意识的提高、

生态文明建设知识的掌握和法律法规制度的健全，这是一个渐进过程。生态自觉将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

也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最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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